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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為他者盤繪

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之自殺以求重生

黃仕宜

逢甲大學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的潔間，如何藉由

歸順死神重寫主流社會關係下的個人生命意義。一旦發現死亡成為交

換價值的最高階時，潔西發現那也是唯一可以獲得自尊之處。此論丈

包含兩部分，分別說明吞噬潔西的「他者 J (意指「死亡 J )之外在與內

在面貌。本文主張唯有獲得無法以交換價值衡量的自尊，才得以撐起

潔西殘破的自我概念。而只有死亡，才能助她超越大食物鏈而獲得自

尊。首先，啃噬潔西的「他者」的內在面貌，來自於她的癱捕。此「他

者」活躍於她的生命，猶如另一個共享身軀的黑暗自我，進而吞食她

自主的可能性。「他者」的外在面目與內在不同，這與潔西身為一個

消費者的地位有關。此處著重於:在一個以價值為交換度量衡的社會

關係下，假設一個人負有極少可交換的資源，則她被「消費掉 J (被利

用、剝削)的可能性相對較大。很遺憾的，潔西便屬此例 a 她明瞭到自

己的生命將被限制在無能為力、貧乏的境地，為了不被吃掉，並免於

活在被消費、被吞食、被利用及被同化的恐懼下，潔西超越了食物鏈

的運行規則，以重獲自尊跟完整的主體。

關鍵詞: {晚安，媽〉、馬夏﹒諾曼、自殺、重生、消費、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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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en by the Other 
Killing to Call for Resurrection in Marsha Norman's 

'night， 占10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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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紅gues that Jessie in Marsha Norman's 'night, 

Mother re-inscribes her existence under oppressive social relations 

by submitting to the Other, by which 1 mean death. By putting 

death on the highest rung of the ladder of exchange value, Jessie 

finds it the only place where dignity can be obtained. The paper, 

illustr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gencies of the Other that 

consumes Jess泊， argues that, in embracing the Other (the death), she 

puts herself at the summit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where the 

unexchangeable value of dignity restores her dilapidated subjectivity. 

The internal agency of the Other that eats Jessie from within comes 

from Jessie可 s epilepsy, which stands in her way to construct 

subjectivity. 甘le external agencies of the Other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Jess吟's status as a consumer, if not as an all-time prey. To 

S叮vive， Jessie puts herself on the summit of the chain to regain her 

subjectivity and dignity. 

Keywor叫s: 'night, Mother, Marsha Norman, suicide, resurrection, 

consume,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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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剝削) r他者」以架構主體，似乎已成批評中一種經典

的解釋。不過，這只有在「主體」或「自我」有能力剝削他者時

才成立，一如互克斯(bell hooks)在(蠶食他者:慾望與抵抗〉

(“Ea組18 the Other: Desire and Resistance")一文中所提到的「偷得

一點他者 J (getting a bit of the 0血的。 1 對於無力剝削者，情況

正好相反(只能成為剝削的對象)。然而在「自我」與「他者」之

間，除了這種僵硬的對立關係，是否存在較不敵對的可能性?我

認為在馬夏﹒諾曼仰的haNorman)的《晚安，媽H 'night, Mother) 

一劇中便有個中問地帶，造成一種甘願性的臣服。在此地帶中「自

我」既非「他者」刀姐下的魚肉，亦非抗拒「鯨吞機器 J (Other) 

的對立力量。

本文採用林吉(Alphonso Lingis)在(胃口〉一文中的食物鏈，

並順著其文脈所提到的康德之「尊嚴」概念，試著探索「主體」

與「他者」間不敵對的可能性。在消費社會中，所有的社會關係

都跳脫不了「交換價值」的鍊鎖。既然「價值」是由交換而來，

一且此種機制彰顯不出個人容光，個人價值相對減縮，個體的尊

嚴、存在感亦因此受到壓迫。因此主人翁潔西(Jessie)尋求死路。

劇中潔西對死亡超脫的說詞，也許會被議為「做作的超然」。畢

竟就常理而言，放棄食之無味的生命已非可惰，而是懦弱、膽小、

逃避的象徵。再者，放棄生命亦放棄了希望 o 失去生命就更加沒

有對生命主控的可能了。

然而，康德的「尊嚴」概念，卻隱含著推翻此種說法的微

妙可能。潔西是否能在行使自殺行為之時，獲取她一生所希冀的

l 丈中互克斯描述一群白人男孩討論要跟不同族裔的女孩發生性行為，藉

此可為自己添點外來者(他者泊9元素或風味。請參閱 bellh∞>ks 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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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康德認為當萬物均欲與某物交換，而某物卻位於無須再進

行交換的階段，此物便是尊嚴所在之超越階段(Lingis 127) 。對潔

西而言，尊嚴為她之所欲，死亡叉位在此階段，因此死亡成為她

唯一的道途。當槍聲響起的剎那，潔西丟棄了生命中慾望與希望

的各種雜音，來到一個安詳靜諱的所在。耳靜了，心也清了。她

放棄，性命來宣示主權的重新排版，t屏棄一直在她身上拉扯的各種

力量:親情的循循「善」 2誘、對成功人生的渴望、遭人漠視以

成就他人優勢的窩囊等，也t屏棄了被交換價值所主控的社會關

係。不管代價如何，她在生命中烙下尊嚴的印記。在那t屏息的一

刻，享受新舊主體移位，沁人心脾的尊嚴之撫慰。

此論文強調潔西臣服於隨時威脅自我生命的「他者 J' 藉此

重新在主流社會關係中書寫個人的生命價值。潔西藉掌握自己生

死的主權，來說明她有獨立的主體。但此處「死亡」並非等同於

「主體，性完成 J' 應說「擁有自己決定何時死亡的權力」等同於

「主體性 J '較為確切。這可藉由潔西的話得到印證:

我也沒有辦法。對我自己的生命，去改變它，讓它更

好，讓我戚覺好一點。多喜歡它一點，讓它運作起來 o

但我可以終止它。停止它，像關掉收音機一樣，當我

沒有想聽的節目峙。它是我擁有的全部，屬於我的，

接下來我要說它將會發生什麼事。它要終止了。我要

2 此字(善)概括了自小聽話的潔西之生命軌跡。希瑪(The1rna)對女兒的譚諱

教誨與費心安排，引導潔西步向(希瑪所認可的)生命的正途。然而一旦潔

西品嚐了生命的苦澀，懂得獨立思索之後，她表面依舊的溫馴聽話與內

心的離「經」叛「道」一遠離以交換價值為主的經濟體系的常道一使得

這個「善」字特別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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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它了...... 0 (Nonnan 26) 

「他者」意味著「非我族類J' 是相對於主體而被定義的。

「他者」可能較主體弱小，當然也有可能較主體壯大。互克斯的

文章以白人為主體觀之，所指涉的「他者」就是「非我族類」的

弱勢族群。以白人為主體的社會，將「他者」商品化，來達成鞏

固白人主體的目的，此為「利用他者」。這種較主體弱小'易被

拿來作為利用、襯托的「他者J' 恆常出現在文學批評論述中。

不過，在此關於死亡、生死拔河的劇中，我定義「死亡」為

「他者」。當人們恐懼死亡的降臨，或擔憂暗示(代表)死亡將臨

的衰老與疾病，死亡便如伺機以待的一股徘徊力量，黑暗，神秘

且強大。而此一再威脅人們存在感的力量，叉展現各種不同的面

貌(亦即擁有不同的媒介) ，挑逗著人們怕死的神經。因此我認為

{晚安，媽〉中代表「他者」的死亡與潔西之間的互動，是這種

對「他者」慣性挪用的負面運作。因為此處的他者較主體強大，

也一直逼視著主體的存在。

文中的「他者」既指伺機而動、威脅生機的「死亡 J' 因此

凡使潔西感到生存受到壓迫者，都是死亡力量的「媒介J' 或說

「呈現」。透過這些媒介，潔西感到喘不過氣來。我所提出的有

兩種媒介，一為威脅健康的巔楠，一為身為消費者，在消費社會

的食物鏈裡所處的相對位置。透過這兩種媒介，潔西對「他者」

的感受特別強烈。反之，較之於潔西，一個身體健壯、或(及)處

在消費社會中地位較高的人，意識到「他者 J (脅迫性的死亡力

量)的程度自然較低。

《晚安，媽〉一劇中，最值得玩味的便是潔西對自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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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瑪與潔西對自殺的觀點形成拉鋸戰，代表著傳統與另類的火花

爆擦。死亡之於潔西，非關道德，非關絕望，悲觀或樂觀，更非

關賭氣，死亡純粹只是一種選擇。選擇死亡，重獲生的尊嚴，讓

她擺脫「累、受傷、難過、覺得被利用 J (Norman 22)的窘況。

在這樣的時刻，死亡這個「他者」甩脫威脅者的面具，轉而為靜

誼、安詳的柔軟地帶。我因此根據此點，嘗試著去解釋一種另類

rf也者」與主體間的關係。

劇中死亡以君王之姿彰顯，使它兩個子民狂躁的週末夜晚

成為競技場一一潔西慘滄的一生與希瑪(Thelma; 潔西之母)之悔

憾相互攻堅，決定這個家庭的最後命運。近耳順之年的希瑪藉否

定死亡來肯定自己的生存。然而潔西可，怖的行為點燃了這份恐

懼，使她不斷重複自己「還活著 J '以抗拒死亡這個概念。弔詭

的是，希瑪進食卻不攝取養分，蝶噪不休卻缺乏溝通。雖辛勤地

抗拒死亡概念，卻毫無展現生命活力。她強調: r我要待到他們

拉我走為止，直到他們拖著我尖叫著離去，我是說驚叫著進入我

的墳...... J (Norman 51) 。過度且強烈的否定、厭惡死亡，希瑪

反而烘托出本身死滯的生命狀態。身為一個「相信事情說了算數」

的老蝠，且希瑪的「強健與其說是身體的，不如說是心裡的」

(Norman 5) ，她試著以抗拒死亡來定義自己的生命。

然而，做為母親的生命延伸體 (Brown 76) ，潔西無法滿足

於這樣的生存方式。承受著巔楠、離婚及其衍生的生命痛苦，潔

西在狂嘯的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可以盛放「活著」意義之所在。

希瑪認為離婚是潔西所有痛苦的來源，且是迫使她「觀賞 J r現

場自殺秀序曲」的元兇。然而，潔西感受到的生命不幸，遠非希

瑪所能預見。主控自我生命的權力，是活絡人際關係和情緒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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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元素。而潔西既承受失去此權的無奈，她的敏感叉更使「他

者」的威脅愈加清晰。「他者」樣貌百變，總對準潔西的位置，

全面攻擊。然而潔西最終決定不再模仿希瑪的反應。因為拒絕面

對「他者」的威脅只會使自我更行渺小。

這是母女(傳統與另類)對死亡(作為他者)的不同觀點。相異

於一般人對死亡躲避、害怕、不願提起的態度，潔西在劇首開宗

明義的說: r我要自殺J (Norman 13) ，便是為了宣示擁有新生的

主控權。接下來，潔西與催生舊自我的母體(希瑪)展開長達兩個

小時的新舊撕扯，而當她扣下板機的那一霎那，新舊主體也完成

交接的禮炮。

然而，為何潔西在「他者」的威脅下，卻叉做出擁抱「他者」

的決定?在與母親親情拔河的生命最末兩個小時中，她的表現便

是一個溫柔而堅定的答案。她闡述半生與他者拉扯的經歷，如何

由挫敗、掙扎，到今晚的清明澄淨。以下分析探究潔西與「他者」

之間的互動，特別是為虎作悵，啃噬潔西存在感之「內在媒介」

(internal agency)與「外在媒介J (external agency) ，來說明潔西的

決定呼應了康德所說的超越階段，且居重往尊嚴的唯一道路。

內在媒介來自潔西的癱捕。當痛痛來襲，自我暫時被置換。

因巔捕分享著她的身體，潔西失去對自我的完全主控。以潔西與

周遭關係看來，此病劇烈的改變她的人際網絡。周圍的人試圖以

病之名形塑潔西的人格，而不管成功與否，這些意圖均有重要的

象徵意義:巔癥讓其他人更有理由否定(他們不認可的)潔西的某

些面向。當潔西提出她駭人的計畫及背後的動機時(當然不被希

瑪認可) ，希瑪總結: r你病了嗎? J r假如你牙敵叉腫了，我們

早上可以去找牙醫。」不管潔西再三重申她的「正常 J '或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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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是在一個可控制的狀況下，希瑪仍然堅持: r你看起來不對

勁。我昨天就這樣覺得了 J (Nonnan 21)。當希瑪最終被潔西不

為所動的態度激怒、時，她便嘲弄她。

希瑪:我們就跟世人一樣坐著，然後你說你要自殺?

(潔面無語)你打不到的。(一樣沒有回應)你會

變成植物人。喜歡嗎?把耳朵打掉?你知道醫

生說你興奮時會怎樣。你一扣扳機，就發作!

潔西:媽，我想我可以自殺成的。(Nonnan 16) 

同樣也在這最後一夜，潔西首度公開她被「他者」佔據身體

的感受。「大部分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我發作過。除非我穿著不同

的衣服，感覺好像被礦過一樣地醒來。有時候我頭暈眼花，聽見

自己尖叫。有時候在發作前，會有一種渾渾噩噩的感覺...... J 

(42) 。潔西也詢問關於「他者」的樣貌。正如同希瑪訝異於潔西

對「他者」的無知，讀者也訝異於希瑪竟對「他者」之蠶食潔西

這般無知。

潔西: r ......看起來怎樣?痛痛發作時? J 

媽媽(不情願) : r 每次不一樣，潔。 J

i擊西: r好吧，那還一次。具代表性的。我現在想知道

了。」

媽媽: r 沒什麼好說的......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你怎可能不知道? J (Nonna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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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潔西表示對這創傷不在乎，很顯然她卻正為癥摘所苦，

也對於四周人和她體內的 rf也者」共謀感到絕望。她無法避免自

己r ......揪成一團，像突然被剪去所有拉繩的傀儡...... J (Norman 

43) ，也無能拒絕他人利用她的病，武斷而主觀地看待她。舉例

來說，不管潔西如何重申西賽(Cecil '潔西前夫)對她的愛，希瑪

總認為西賽的離去是因為潔西的擴痛「讓他自惡心 J (Norman 38) 。

愛格呢斯(Agnes' 希瑪唯一的朋友)因恐懼潔西而拒訪。她聲稱

潔西的手「就跟屍體一樣的冰冷 J (Norman 30) 。這些事情在在

貶低潔西身為一個人的價值。

潔西:媽......我只是沒有活的很愉快，而沒有任何原

因讓我覺得情況不會更壞 o 我很累。很受傷。

我難過。覺得被利用。

媽媽:為什麼累?

潔西:所有的事。

媽媽:什麼意思?

潔西:我無法說的再明白了。 (Norman 22) 

巔痛深入潔西生命中各層面。雖說她已經一整年都沒有發

作，且希瑪也再三強調潔西已然痊癒(Norman 44) ，他人對潔西

根深抵固的印象卻是無法改變的。就算癱攔不等於潔西，至少也

代表她的一個重要特徵。這才是潔西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而非

她表面上與希瑪所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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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西:他們3知道關於你的事。在你有機會表示是否要

他們知道之前，他們就已知道。事情發生的呼

候，他們就在那。但那不是他們的事，是你的

事。只是他們知道了。像我郵購的內衣寄到他

們家去一樣。

媽媽:那是意外啊。

潔西:都一樣.......他們打開了。看到上面小小的玫瑰

花瓣...... 0 (Norman 19) 

潔西所強調的「郵購內衣y 不禁讓人懷疑字面後的真實意

圖。從模糊的「東西」到特定的「郵購內衣 J '潔西成功的誤導

希瑪(或觀眾) ，使之低估「東西」背後的豐富意涵。這使得她的

抱怨(如果不算「控訴」的話)聽起來很牽強。不過，明顯地潔西

是在討論她的尷尬處境。把那個「醜陋的自己 J (受巔痛控制的)

藏起來，是她畢生的渴求。可悲的是這夢想遙不可及。

誠然，視攝摘為潔西失去生命胃口，最後選擇自殺的唯一元

兇'而忽視潔西這個人本身的心態，是不夠圓融的。此處必須補

充說明的是，造成潔西無法去消費的各種原因是不能量化的。與

其探究孰經孰重，不如正視這些原因是互為因果、盤根錯節的。

探究到底潔西失去胃口是因為心病(心態)抑或身病(廳痛) ，我認

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痛痛對她心態的影響，的確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由於潔西對自己病史所知有限，她認為自己對生命沒

有全然的控制。

3 此處「他們」指潔西之兄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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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目前病況控制理想，就推斷擴痛絕非她選擇自殺的

(主要)原因，似乎也過於簡化。畢竟，攝買痛可以看似無關自殺決

定，卻不能撇清非其「遠因」。再者，認為病況控制得宜，不該

為此自殺的，是她的母親希瑪，而非潔西。潔西生命中最後的兩

個小時，極盡所能表達她認為自殺是獲得尊嚴的唯一途徑。於

她，早一步到達人生的終點無關乎道德、只關乎選擇。本文所強

調的是，希瑪(甚或潔西)可以相信巔搞不會再發作，卻很難讓旁

人不帶著「這個有羊顛瘋(歷史)的女人」的有色眼鏡看待她。至

少，希瑪也清楚知道，潔西的丈夫就是為此離去的。而且，儘管

希瑪一再強調潔西已經從巔廟中痊癒，但故事一開始，當潔西爬

上閣樓(去拿自殺用的槍) ，希瑪卻說: r在你瘴學前，給我下來。

我可沒法子上去救你，你知道的 J (Norman 12) 。這句話不僅意

味著希瑪(看待潔西的眼光)與他人無異，更讓我們對「潔西的痛

痛控制得很理想」這種說法存疑。

揮員攔不只威脅潔西，也深深影響其他家人的生命，特別是希

瑪。潔西的病史正好記載希瑪做為一個文化與社會期待下的母親

的苦痛。直到最後一晚，當潔西半強迫希瑪吐露她的病史，我們

才得以一窺希瑪和「他者」恐怖的交戰過程。三十多年來，希瑪

試著要掩藏潔西的廟捕。她對丈夫說謊，對潔西言詞支吾'又對

西賽掩飾一切。她讓她丈夫知道潔西「常常跌倒 J (Nonnan 46) , 

自己也冒險頂著暴力母親的頭銜。當西賽因潔西的巔痛離棄她

時，希瑪這樣承認她的錯誤: r我把你嫁錯人了 J (Nonnan 47) 。

一直等到這特殊的夜晚，希瑪才被迫撤離自衛性的逃避立場。初

始她仍自我辯駁: r 是你爸爸給你那些癱痛的......那不是我的

錯! J (Norman 45) 。後才坦白她的內疚與母性的懺悔，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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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也許是我餵錯食物了......也許這一切都是懲罰 J (Norman 

47) 。在「他者J (癱痛)點滴的啃食之下，希瑪身為一個慈愛母親

的想望崩盤了。不過，比這個更讓希瑪難受的卻是潔西丟棄母親

給予、呵護她的一切，包括她(潔西)自己的生命。

對希瑪而言，潔西拒絕變成她的延伸體，是進一步的打擊

(Brown 76)' 這意味著潔西不認同希瑪對別人隱瞞「他者 J (她的

廟捕)存在的事實(即希瑪處理巔爛的態度)，此點也誤導潔西本身

對「他者」的認識。潔西對自馬克哥抱怨. r ......你早該說從小我就

有癱摘，但你只說什麼跌倒的，直到那次，才讓西賽眼睜睜看到

每個人都費力搞清楚我到底怎麼回事? J (Norman 46) 。同時，

潔西也被剝奪看待自己為一個完整個體的機會，不管是健康或不

健康的生存狀態。她所意識到的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是擴痛來襲

的空檔。那表示她記憶中的個人歷史是斷裂的，線性記憶中總有

一塊一塊的空白。那空白的記憶，還能稱之為她的嗎?一直到這

樣的一個夜晚，潔西才為了奪回主控權而歡欣: r最好的部份就

是我的記憶回來了! J (Norman 44) 。對完整「自我」的無知，

也讓她承受看似不合理的對待，如愛格妮斯對她的嫌惡，西賽的

離去等。她無法以理智客觀來檢視本身的狀況，因為總似有她未

知的理由蟄伏著，等待推翻她已架構好的自我形象。她只能默默

承受一切。因此她的主體性是在非她所能控制的狀況下，被架構

起來的。就此而言，她是否已然痊癒，跟改變他人對她的看法之

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在這方面，我認為與其說潔西是「他者」

魔爪下的一個直接受害者，不如說她是希瑪和「他者」過招下的

間接承受者。為了重新掌控自我的生命，她展開了驚人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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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現在不是在說痠摯，潔西!我是在說你要自

設這件事。這件事一定是我的關緣。假如不是

的話，你也不會這麼做。我沒告訴你實情，我

把你嫁錯人，我帶你回來，讓你失去自己的生

活，或這些通通加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

麼，但我做了，我知道。全是我的錯，潔函，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在!

潔西(因要重複而生氣) :這和你一點關條都沒有!

媽媽:你要做的每件事情都和我有關......

;軍西:那又怎樣!每件事都和你有關又怎樣!就算你

是我的所有，但只有你卻不夠，要怎麼辦? ..... . 

假使唯一能夠遠離你的方式便是自殺，那又怎

樣?是的話又怎樣?我還是可以這麼做!

(Norman 47) 

家庭是個體建構根本主體性的地方，而「他者」的內在媒介

便在這場域內攻擊。尤有甚者， r他者」的外在媒介，堵住了潔

西生命裡的每一道出口。

rf也者」的外在媒介很多元，且以相異於內在媒介的形式

呈現。外在媒介與潔西身為一個消費者(consumer)的角色息息相

關(不說她是個受害者的話)。這裡的消費是指廣義的消費

(consume) ，包括飲食、購買行為，以及林吉所說的「剝削他人

的存在......為滿足自己一時之私欲而消費別人的生命 J (Lingis 

126) 。舉個例子，一個日本的資本家以高價購買梵谷在極度痛苦

之時所作之畫。這也顯示個人正(透過消費)展示自我凌駕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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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不管是口頭、語言、身體，甚或是無意的。當潔西對希瑪

抱怨羅麗塔(Loret徊，潔西之大嫂) : r她以為她比我們優秀。她

並沒有 J (Norman 19) 。她便已然意識到羅麗塔以「利用」她來

彰顯本身的優越。

林吉也主張「所有的生命，不管多溫柔、多麼耀眼美麗，

引發多少驚奇和崇拜，都只是地球上大食物鏈裡的一小部分而

已。為了生存，食物鏈裡的每個生命都得進食，或侵吞他人生命，

且注定被當作滿足他人食慾的祭品 J (126) 。這個論調也支持了

互克斯所認為的白人文化為了滿足本身胃口而「偷得(或消費)一

點他者 J '並且也讓羅麗塔的勢力行為合理化了。

不管是物質消費，或消費/剝削(他人生命)或被消費/剝削，

都跟一個消費者在大食物鏈裡的能力息息相關。在一個以價值為

交換依據的社會關係下，擁有(或具有)較少可交換資源的人，注

定背負著較多被消費/剝削的可能性。潔西清楚這個原則，也意

識到自己在社會關係下的無能為力。她知道自己是這社會關係下

的一角，且注定以本身能力作為所能夠「進食」的依據，也將被

優於她者(標準不一)消費/剝削。在這個食物鏈的機制下，潔西無

法滿足自我對甜蜜愛情、婚姻、親密關係、權力或成功的胃口。

以下我透過兩方面來分析潔西身為一個消費者的處境。第一方面

著重在物質消費的層面，第二方面則討論人際之間的消費/剝削

層次。

首先，從潔西手中的日常生活用品購物清單看來，這對母

女的生活並不闊綽。潔西寄養在希瑪家，而二者或多或少都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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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上依賴道森(Dawson' 潔西兄) 0 4 雖然所得線索不多，但道森

絕對不是什麼有錢大亨，否則她的太太羅麗塔就不會「那樣的錄

銷必較 J (Nonnan 55) 。雖然她們很少消費奢侈品，除了希瑪嗜

甜食(這也不太能算是奢侈品) ，但體會到消費確實能帶來滿足。

就像希瑪對潔西抱怨使用洗衣機: r等待是最糟糕的一部份。等

待是你花錢請人做的事，假如能的話 J (Nonnan 18) 。至少對希

瑪來說，沈溺在物質裡可以是生命創傷的解藥或避難所。所以當

希瑪警覺到潔西的厭世傾向時，她便「試著去阻止那無法避免的

(潔西的自殺意圖) ，去找一些潔西可能認為值得品嚐的.. .... J 

(Brown 76)(其實是希瑪本身認可的)好比說去逛超市，去雜貨

店，或「買一堆新盤子 J (Nonnan 25) 。

在社會關係下，既然(個體所具有的)交換價值決定個人價

值，希瑪和潔西身為消費者的處境便說明了她們的地位(價值)。

林吉表示: r價值是交換的度量衡;某物的價值決定於相同等值

並可與之交換之他物 J (127) 。因此在資本關係下，個體價值便

等同於他所能負擔購買之商品，換言之，個體所(能)消費的代表

他本身的價值。亦即消費發生之處，便是個人交換價值之所在。

個人必須不斷以交換來證實本身(或所擁有)價值的提升。

也許有人會反駁，財富並不等同於優越感或自尊的產生，

這過於簡化。但某方面而言，不管是幻覺與否，金錢確實可以造

4 潔西在死前不斷幫母親補充其視為較正食更重要的甜食，而提供這份重

要食物來源的雜貨店是向道森收款的(Nonnan 20) 。據此我判斷她們在經

濟上多少依賴道森，至少希瑪是如此的。而潔西寄居在母親的家，等於

是依賴希瑪。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潔西只是寄居(或者還付房租等) ，或是

為了陪伴母親，所以不若希瑪(直接)依賴道森。關於此類細節，劇本並無

交代。不過兩者生活都不富裕，這點是可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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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人一等的感受，令人感受到自我的尊貴。林吉舉旅遊為例，

來說明人類想保持優越的慾望. r ......周遊列國之時，在異國的

餐廳以君主之道被款待......餐桌上安排每道食材供我們享用，我

們都被放置在食物鏈的頂端，使自己成為不可被食(剝削/侵犯)

者，擁有無法再被交換的價值，以及無限的尊貴J (2η 。由於缺

少金錢這有利的媒介來架構她們存在的價值，希瑪和潔西因此比

別人更容易掉入貶低自我的黑洞中。

當希瑪無法以消費說服潔西，她便闡述甜蜜家庭的歡樂，

企圖遇止潔西自殺的意圖。但是連自己都養不活的潔西早就放棄

這個想法。寇理剛σeter Corrigan)在《消費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Consumption)中，談到當代家庭概念是「以消費物品的方式架

構成的，但以此方式架構成的家庭是個簡化的組織......核心家庭

大多以貨物製造家庭的形象，孤立於世界和親族之外，和祖先或

後代毫無關連...... J (42) 。但就算只是個「簡化的組織f 家仍

是潔西無法企及的夢想。

與希瑪同住的潔西，依舊沒有從家庭該有的甜蜜溫暖得到

滋潤。十年前潔西的婚姻破裂，她被「帶回」母親的家。劇場很

清楚的把客廳呈現為「媽媽的空間」:「......堆著刺繡的目錄

冊......糖果盤。到處都是媽媽刺繡的作品一一枕頭、阿富汗毛

毯、拼布、杯墊、 /J毯子等 J (Norman 6-7) ，由於不見潔西的私

人物品，觀是或許也會跟道森一起猜測到底潔西每天在做些什麼

(Norman 19) 。就象徵上的意義而言，潔西無家可歸，遊蕩在媽

媽的空間中。她最終的「家 J' 那問她即將要走向死亡的房間「艾

黑文靜 J '代表「威嚇」艾「允諾」未來(Norman 6) 。這表示，

死亡是潔西一生中不斷「威嚇」她的「他者 J '卻艾「允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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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自尊維護。

第二，身為全球大食物鏈的一環，潔西只展現微薄的交換

價值。儘管希瑪露出無比的母愛，只和父親投緣的潔西卻非常孤

寂。身為純默寡言的病人，她似乎也在社交場合表現笨拙。 r ..... . 

我試著在醫院的禮品部工作，但她們說我笑的樣于真讓人不自

在 J (Norman 25) 。她和西賽的婚姻甚至是希瑪幫忙調情下的結

果。

媽媽:我從不覺得他配得起你。你知道他們是從田納

西搬來的。

潔西:你在說什麼?你比我還喜歡他。你就在這兒和

他調情，要他給你蓋個門廊，否則我根本不會

遇見他﹒.....天知道你在想什麼﹒.....

媽媽:他是我看過最好的木工......

潔西:你根本不需要門廊，媽。

媽媽:好!但我總想要你有個丈夫。 (Norman 38-39) 

潔西的笨拙還只是其一。重要的是他人利用她的不靈巧來

消費/剝削她的生命，因此一步一步的貶低她的價值，啃食她的

存在感。這樣的狀況使她在社會人際關係的運作下，承擔了較多

被侵略或利用的風險，以滿足他人的各種慾望。雖然潔西口口聲

聲說羅麗塔沒有比較高明(Norman 19) ，她仍舊無法逃脫自己在

家中被近乎藐視般的輕忽。自殺的念頭已盤桓十載，自「聖誕節」

起，這想法就再也沒消失過(Norman 22) 。潔西在這象徵一家歡

聚的日子後，更強烈地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崩垮。正表示家庭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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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剝削程度更甚於外頭的世界。畢竟家庭生活幾乎代表她全部生

命的軌跡。因此，潔西趕在另一個一家歡聚(或不得不聚)的日于

前結束生命:她的生日(Nonnan 17) 。某方面而言，潔西似乎也

把她的自殺作為對道森和羅麗塔的報復(其亦為重獲尊嚴的一種

方式)。雖然她較喜歡稱之為黑色笑話。

潔西我要把小計算機留給羅麗塔。你知道這厚、

是道森買給自己的，但他後來看到更好的，所

以他就把第一個給我。按轟麗塔那種計較法，

他可沒法兩個都要。你不覺得現在她拿到這個

很好笑嗎?還有我全部的室內脫鞋也都給她

放在衣櫥裡一個袋子內。告訴她我知道這些鞋

子都合她的腳，我一隻都沒穿過。還有，切記，

你說的時候，要讓道森聽到。我很高興他那麼

愛羅麗塔，但我還是希望他知道並非每個人的

腳都跟她一樣大。 (Nonnan 55) 

社會關係的諸多侵吞面向揭藥一個原理:害怕被剝削/消費

的恐懼便是對他者/死亡的恐懼。死亡不曾從威嚇的崗位撤離。

由於無法理解潔西害怕受這摧毀力量的控制，希瑪便認為潔西的

行為不可理喻。對潔西而言，他者在各方面的多元呈現比希瑪所

能想像的更加鮮活。他者的威嚇力是相對的，隨著個體生命力(也

5 羅麗塔與道森每年都送相同的生日禮物給潔西。羅麗塔送家居服，道森

送不合腳的拖鞋。道森並非對此毫不知情，但他會說拖鞋跟睡袍很搭配

來圓場(Nonnan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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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對其他人的剝削/消費能力)的強弱而消長。因此只有潔西自

己知道，她的行為並非只因為對生命沒胃口，更為了她無能消費

/消化他人的生命。

而究竟潔西是因為無能去吞食別人而失去對生命的胃口，還

是先失去了對生命的胃口，才無能吞幢別人?關於此點，劇本並

沒有提供充分的線索。所以要跳脫仁智之見，取得壓倒性的論

點，稍嫌困難，且也沒有必要。本文脈絡假設自然的人性是求生

存，求成功(成功後才能生存) ，而後求得尊嚴(此三者沒有絕對的

先後因果關係)。但由於潔西是屢戰屢敗(從某些觀點而言) ，所以

本文大膽論斷她因此逆向操作，只要求得尊嚴，到達令她舒適的

境況就好。而這個論點，亦可由劇本中得到證實。潔西明知母親

刻意幫她尋求丈夫，仍不排斥，且至死前仍深愛前夫，可見她並

非對婚姻沒有過憧憬。亦非自小消極，對生命毫無胃口。而她的

自殺念頭，也是從十年前失婚才開始的。她對希瑪說明自己與兒

子瑞奇的差異。「我從他臉上看得到。從他說話中聽得到。我們

看這世界然後看到一樣的事情。不公平。我們之間唯一的不同就

是，瑞奇跑出去想要討個公道...... J (Norman 20) 。而潔西，便

是找到絕對能奏效(獲得尊嚴)的方式一自殺。她對希瑪說: í我

沒有放棄!這就是我另外嘗試的事。我確定一定有其他事情可能

會奏效，但可能奏效再也不夠了。我需要一定會奏效的事。這件

事會奏效。這說明了我的選擇 J (Norman 26) 。

在〈胃口〉一文中，林吉提到當某物超越了交換鍊(the chain 

of exchange) ，便獲得康德所謂的「尊嚴」。當萬物都想(或必須)

與之交換，但它卻不需再跟任何事情交換時，此物便到達超越的

階段(Lingis 127) 。自某方面而言，死亡便位居此超越階段，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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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以生命與之交換，多數並非是甘願的。然而潔西一日不跳脫

交換鍊，便一日得不到她所希冀的尊嚴。當十年前她開始思索這

個一直處於威嚇地位的「他者」時，她原先對自我的定位便鬆動、

游移了。一直到那一聲對希瑪而言是結束、對潔西而言卻是新生

的槍聲響起，潔西才真正重獲主宰自我生命的權力，即便那只有

象徵意義。

或有疑惑者，曰潔西在劇中並沒有提到死亡對她構成恐懼或

威脅。但有鑑於此劇發生在潔西生命中的最後兩個小時，將此時

刻(她對死亡)的感受當作她(對死亡)的唯一觀點，容易導致偏頗

的閱讀。如上所述，經歷「他者」剝削利用達三十多年的潔西，

結論是自己的存在並沒有(她期待得到的)尊嚴的。過去沒有，未

來，她也判斷不會有。她坦承自殺念頭的起落，前後已有十年了

(Norman 22) 。那表示在之前，潔西也如常人般求生存，希冀過

著成功有尊嚴的人生。這證明了對潔西而言，死亡的面貌並非一

成不變。

話說回來，一旦認為死亡是通向尊嚴的唯一道路，潔西自然

會覺得死亡代表的是黑暗、憩息、靜誼與安全。因為個性使然，

獲得尊嚴的場域(此指死亡)自然會被她佈置(想像)成喜歡的模樣

(即黑暗、安靜等)。潔西對母親坦承她想像死亡的樣子: '(死亡)

正如我要的，又黑叉靜 J (Norman 16) 。純粹是因為對她而言，

獲得尊嚴等同於棲息在「讓自己舒適的地方」。換句話說，如果

讓潔西舒服的環境是大自然，則她有可能會覺得(想像)死亡危祿

意盎然且帶有微風輕拂樹林的聲響。但我們思怕不能說，因為在

劇本中，對潔西而言死亡代表綠意舒適，所以死亡對她不構成思

懼或威脅。也因此希瑪反駁潔西的尋死:'你不知道死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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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訐一點也不靜。假設(死亡)是像鬧鐘一樣，而你又無法甦醒來

關掉它呢 J (Norman 16) 。

故事的背景值得在此一提。故事一開始: ，-媽媽一邊哼著奇

怪的小調，一邊伸手去拿廚房櫃子裡的杯子蛋糕。」時間是晚餐

過後，六十歲的希瑪吃點心的時間 o 經過唷雜的白天，一天(一

生)的精華進入尾聲。忙碌過後，該是放鬆的時刻。但對潔西而

言，卻只有嘔吐的感受。希瑪餵給她的，像婚姻或她整個生命型

態，開始讓她噁心。 6 潔西因為無能去吞食別人而失去對生命的

胃口口當她開始意識到侵吞他人的困難，及隨之而來的架構自我

價值的困難，叉感受到「他者」的逼近時，潔西反而從「拒食」

中感到油然而生的勇氣。這意味著從食物鏈的軌道偏離，對自然

律法的對抗，及對經濟體系的背叛。潔西放棄了交換價值，使得

社會關係加諸於她的繩索失去作用力。她擁抱了「他者」。人總

是以自己擁有(具有)的某部分交換對生命下個階段的希望 o 以個

人所有希望換取較高地位，或以勞力交換希望受到保護等。然而

一旦潔西觸及康德稱之為尊嚴的超越階段(transcendent state) ，她

就不再需要更進一步的交換了。這也是「希望」癱瘓或無用的時

刻。因此，她說了多次「不」來拒絕沒有尊嚴的存在。「不，媽!

我們再也不會有像今晚這樣的談話了，那是因為等--f要發生的

事情讓這最後一切那麼美好，媽。不，媽。這就是我要說的。這

就是我對我所想的要說的話，而我說不。對道森、羅麗塔、紅色

中國、痛痛、瑞奇、西賽和你。還有我。還有希望。我說不! J 

(Norman 26) 。另外，諾曼是這樣描述劇末潔西自殺的那一刻的:

。潔西: r我是成為你的孩子的一個人。 J(媽媽無法回答)""""" "(Norman 50)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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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聽到槍響，聽起來像是個答案，像是說「不 JJJ

(Norman 58) 。

由於抗拒無望及茫然的生命狀態，潔西將自己導向對生命的

主控。諾曼描述潔西今晚的狀況: r直到去年潔西才重新掌控她

的心智跟身體，而今晚，她決定要保有那主控權......這個夜晚她

有股寧靜的活力，似乎帶著某種目的"怪的是，潔西從未像今晚

這樣健談愉快過，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並非她的常態 J (Nonnan 

4) 。這是潔西想通，甘願向「他者」臣服之時，亦是她藉著維持

「主控權」而重獲尊嚴之時。

諾曼握有劇場空間來彰顯潔西和「他者」的關係。潔西將

要射殺自己的房間入口，大門開敞，映入觀眾眼簾。事實上諾曼

要求此門為整景焦點。利用燈光讓此門「忽而隱沒，忽而控制全

場...... J (Nonnan 6) 。那是死亡蟄伏的入口。它在舞台上的忽隱

忽現，正如潔西斷續發作的癱捕，也如社會關係下隨時進攻的各

種力量。為了讓自己成為不可食者，潔西在門後射殺了自己。她

也藉此讓自己超越了食物鏈的遊戲規則，而重獲對自我生命的主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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